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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回第十六回  見彼美陡起不良心　借世交巧作進身計見彼美陡起不良心　借世交巧作進身計

　　話說祝道生自在南京鬧出事來，連他丈人尤鼐的功名一齊革去，悶懨懨跟著尤鼐回轉蘇州。他又回嘉興去了一遭，出來仍住在

丈人家內。那尤洲因無子姪，只得這個女婿，雖然為他所累，到底日後還要靠他半子收成，一句也不埋怨。又恐他慚愧做了白衣

人，用了幾千銀子，遣人至都中，代祝道生更名自新報捐司馬之職。祝自新見自己得了五品前程，又誇耀起來。初時對人尚覺腼

腆，久則故態復萌，仍然無所不為，終日眠花宿柳，凌善欺良。合城的人，因他丈人究竟是個致仕縉紳，不敢得罪他，受了他的

害，只好敢怒而不敢言。　　尤鼐在任所時，有幾宗私存的銀兩，當日匆匆回家，未及討取，今日打發他女婿去討。祝自新辭別尤

鼐，帶了三四名跟隨，又帶了一個心腹家人王德，一路向南京而來。到了南京，租了房屋住下。不數日，先討了一半，尚有幾宗未

清，俟討齊了，方能回去。他手內有了錢，每日在秦淮河尋娼訪妓，任意作樂。偏偏又遇見劉蘊那冤家，自古君子與君子臭味相

同，小人與小人亦復如是。見了面，三五句交談，即相契非常，彼此得了伙伴，更外高興。不是劉蘊今日邀祝自新游湖，即是祝自

新明日請劉蘊吃酒。兩個人又結了盟好，倍加親密。

　　何以劉蘊能出來亂鬧？囚他妻子曹氏已故，劉先達又足疾大發，寸步不能行走，劉蘊所以益無忌憚，只要瞞著劉先達就是了。

又把曹氏攆去的愛妾，重複尋回府內，稍有姿色的婦婢，他皆要勾搭上手。外間又得了祝自新這一個朋友，加倍鬧的不成說話。一

連鬧了個月有餘，城內城外無處不到。劉蘊道：「祝賢弟，我們在南京也逛煩了，何妨到揚州逛逛去，而且揚州風景不減金陵，大

可新）F些眼界。」祝自新拍手稱妙。劉蘊對他老子說，要到揚州訪友。劉先達只當他是真的，自然依允。次日，即僱了船起身，
在路走了兩日，已至揚州，就在鈔關門內尋了一家寬大客寓住下，終日在那些行戶人家走動。

　　這一日，合當有事。劉蘊清早起來吃過點心，因祝自新昨晚酒吃多了尚未睡醒。劉蘊又不好一人出去，獨自無聊，背著手站在

門前閒望。見行人來來往往，甚為擁擠。忽聽得對面「呀」的一聲，有個女子開門出來潑水。劉蘊見那女子年紀只得十七八歲，雲

髻蓬鬆尚未梳洗，上身穿件官綠緊身小襖，下穿條元色布裙，高高係著，露出一對紅菱，又尖又瘦，只好二寸有零，生得面如含露

嬌花，腰似臨風弱柳，嫋娜風流，天然俊俏，把劉蘊都看癡了。那女子潑過水，抬起頭來，見對過有人望他，臉一紅，回身「撲

通」把門關了。

　　那劉蘊的魂靈直跟了女子進去，一時收不轉來，癡呆呆望著那關的門內，連眼珠兒動都不動。好半會，覺得背後有人在肩頭拍

了一下道：「仁香兄，看什麼東西？都看出神了。」劉蘊回頭，見是祝自新，道：「適才天上有位神仙經過，故而愚兄在此恭敬以

待。」祝自新笑道：「你說的什麼瘋話，叫我不懂。」劉蘊同祝自新到了自己房內，把遇見對門女子如何美貌，細說一番。「若能

與他說句話兒，就暫時死了，也算值得」。直說得天花亂墜，蓋世所稀。把個祝自新亦聽得十分高興，手舞足蹈道：「這也不難，

我看對過人家不是個高門大戶，訪清了做甚樣勾當，多多把銀錢去打動他，不愁不遂我們心願。倘若執意不行，我們即以勢力壓

他，還怕他飛上天去。」

　　劉蘊點頭連連稱善，喚過一名家丁，吩咐去探訪對門信息。少頃，家丁進來說：「對門住的個姓沈的，亦是書香人家。因這沈

若愚讀書未成，習了布行生業。妻子伍氏，只生一女乳名蘭姑，今年十七歲，尚未配人。那沈若愚前月到江南販布去了，家中只有

母女兩人。伍氏居家省儉，連僕婢都不用。」劉蘊皺眉道：「偏生是個書香人家，斷不肯做非禮之事，這一場乾相思是害定了。」

　　祝自新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管他書香不書香。俗說只要工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。准得他老子不在家，我有個計策在此，不怕他魚

兒不上我的鉤。你不要性急，倘若得了手，你卻不可占我，我要得個頭籌的。」劉蘊道：「無庸交代，我情甘奉讓。我只想與他說

句知心話兒就算了，斷不敢有占，只要你辦得到手。」祝自新附著劉蘊耳朵，悄悄的說了數浯，劉蘊喜的贊好不絕。兩人又到街市

上閒逛了半日，至晚始回。一宵無話。

　　來日大早，祝自新叫進王德，又封了五十兩銀子交與王德，到沈家如此如此說項，包他受之不疑。王德退出來，至沈家叩門，

裡面蘭姑答應，開了門見是個生人，忙退了進去。伍氏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王德滿面堆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可是沈奶奶

麼？你家沈老爹有家信在此，我特地送來的。」伍氏聞得是丈夫托他寄家信的，又見來衣裳齊楚，像個大家執事的模樣，連忙將王

德請入內堂坐下。茶罷，五氏道：「我家老爹在何處認識尊駕，奉托帶的是什麼信？」

　　王德道：「信是我主人帶來，叫我送過來的。我主人姓祝，是上一科的副貢生，前王江南鹽法道尤大人的姑爺。因在蘇州茶坊

內遇見你家老爹，偶爾談及，上代卻有世交，又見你老爹為人誠篤，彼此甚為契含。我主人要到揚州來訪友，你老爹托帶了封銀信

回來，說匆匆不及寫信，現在市價騰貴，不能彩買，暫時尚未能回家，囑咐你們放心。卻好我主人就住在對門客寓內，所以今早打

發我送來。我主人說，尊府沒有男子在家，不便拜謁，差我致意你老人家。」說著，將五十兩銀子遞過，請伍氏檢點。

　　伍氏雖未接著丈夫家信，見了許多銀子，又聽來人說他家主人是個縉紳子弟，如何不相信？歡天喜地捧了銀子進去，交與蘭姑

收好。又封了幾錢銀子出來，向王德道：「蒙你家老爺遠路攜帶，不安之至。又勞你管家的步，今有點菲敬，請你管家買雙鞋子穿

罷。你家老爺前，並煩代我請安道謝。」王德道：「你老人家太多理了，三五步路還要腳步錢麼？我主人知道，是不依的。」伍氏

道：「這是我的意思，你家老爺知道，卻也不妨。管家嫌少，就不要收。」王德推辭數次，方肯收下，起身道謝作別。回寓見祝自

新銷了差，說伍氏果然相信，把銀子收下去了。祝自新大喜，對劉蘊道：「收了我的銀子，有兩分苗頭了。」劉蘊亦甚為喜歡。

　　伍氏送出王德，回身入內，對蘭姑道：「你父親因為暫時不回，怕家中乏用，帶了一封銀子回來。想必那姓祝的是個正經人，

所以不寫信，交與他托寄銀兩，是無礙的。跟他的人說，上代還與我家有世交呢！」蘭姑聽了，口雖不言，心內著實疑惑，暗忖

道：「父親去未多時，據雲布價騰貴，又未能彩買，這宗銀子是那裡來的？若說父親挪用東家的本錢，我父親向來為人分文不苟，

即應得的俸金，都要取之有道。況且又沒有親筆家信回來，只憑那祝姓家丁口內之詞，其中定有原故。」不說蘭姑獨自疑慮。

　　又過了幾日，劉蘊催著祝自新道：「前日已送掉了五十兩銀子，一點實效還沒有。若白用了，才叫不值得。」祝自新笑道：

「我說過你不用性急，只要他收了我銀子，已有二分工程，包管他不上我這條路，定上我那條路。不過那條路費些周折。」回身至

房內，開箱取出幾件定織上等衣料，又叫王德到街市上配了幾色水禮，送到沈家去，須如此如此說法。

　　王德拿了禮物，來至沈家，適值伍氏正在堂前。王德上前請了安道：「我主人日前在蘇州，很叨擾了你家老爹幾次。我主人本

意待沈老爹動身，備幾樣禮送他，不料我主人又先來揚州，故而打發我送上菲禮數色，務望你老人家笑納。」說著，即將各件全數

攤擺桌上。伍氏忙止住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蒙你家老爺帶信回來，我尚未道謝，怎麼反送起我家禮來，斷斷不敢領受。煩你管家

帶了回去，為我致意問安。恕我家無男子，不親去叩辭了。」王德道：「臨來時，我主人再三囑咐說，他家不收禮物，你就不用來

見我。況且各物都買定的，難以退回，我主人又無用處，你老人家可憐我回去要受氣，賞收了罷。」說罷，回身即行。

　　伍氏一把拉住道：「你管家且坐坐，容再商量。」暗想道：「那姓祝的是一團美意，若執意不收，豈不代丈夫惱了朋友？」

　　又見各物皆係上等物件，婦人家多半好貪便宜，遂改口道：「既承你家老爺賞賜，若一定推辭就要說我家不中抬舉了。卻又收

之不當，容改日再補報罷。」王德道：「好呀！你老人家肯收了，也免得我往返。」幫著伍氏將各件搬入裡面，伍氏重重開發了力

錢。王德回寓說：「沈家禮都收去了。」祝自新喜道：「有了四分成局了。」向劉蘊道：「何如？不怕他十分聰明，都要著這道兒

的。」劉蘊亦深為佩服。由此安心適意，專盼佳音。

　　對門伍氏收過禮物，與蘭姑說道：「姓祝的如此多情，我何能白白的收他許多禮物，你父親又不在家，不知道那一日方可回

來？倘若祝老爺回了蘇州，豈非缺典。我意在備席酒請他洗塵，我已四十外的人，雖是女流，見他也無關礙。」蘭姑道：「請是要



請他的，卻不好請他家來。我聞得這祝家是個少年人，到底父親不在家，起居不便。莫如送至他寓所，彼此皆可適意。」伍氏點頭

稱是，即央鄰舍買了一席豐盛酒肴，又央他家的用人，送到對門。祝自新並不推卻，收下酒席，加倍開發來人。向劉蘊拍手道：

「而今成局算有六分了。你且將這席酒當太平宴吃，不日即可大功告成。」兩人歡悅非常，吃得爛醉始已。

　　次日清晨，祝自新換了一身簇新衣履，叫王德持了名帖到沈家去說，我親自過米謝酒。王德一逕來至沈家叩門，伍氏開門。

　　王德道：「我主人昨日多擾，今早特來親謝。」伍氏未及回答，祝自新早迎上來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昨承大嫂賜食，愧領之至。

」伍氏見尊客站在門外行禮，何能不說聲「請進來坐坐」。祝自新如得了聖旨相似，大踏步走入門內，到了堂前，復又作揖。伍氏

忙還禮，請祝自新上坐。自己捧了兩盞茶，送與祝家主僕，方才入座。

　　祝自新欠身道：「日前在蘇州得晤若愚兄，談及先代本有世交，常通慶弔，後因先祖掣眷赴任，南北阻隔，才疏失了。敘起來

都是通家舊好兄弟。若愚兄為人本來謙虛已極，我未曾盡地主道理，若愚兄竟反賓為主，很請了我幾次。本意備點土儀送他，我又

因事先來揚州，故而打發小價送至尊府，得蒙大嫂賞收，已承格外體貼。大嫂何乃多情，又賜酒食。」說著，又深深一揖稱謝。

　　伍氏見祝自新人物清秀，衣服華燦，似個大家子弟模範，又見他溫恭有禮，出言婉而多風，心內贊賞不已。忖道：「我丈夫得

此朋友，不愁沒有靠背。」遂滿面堆歡道：「舍下家寒無甚孝敬，又迭承厚賜，我不過備了幾色聊堪適口的粗肴，又蒙齒及，真正

要羞愧煞了。拙夫既與尊府通家世好，就算一家人了，以後請勿如此客套。」祝自新連稱遵命，又問東問西的說了一回閒話，方起

身作辭。

　　伍氏直送至門外，進來對蘭姑道：「這祝少爺果然人好，如此身分並不矜張，真稱難得。怪不得你父親與他相契。」蘭姑聽

說，淡笑了聲道：「姓祝的坐在堂前，女兒在門後偷看了一眼，母親切勿將他當個好人。他臉上明明一團邪氣，外面假裝著文雅的

樣子，他可欺別人，卻難欺你的女兒。母親如不相信，只看他兩隻邪眼，口裡說著話，眼角在四下裡觀望，其人雙眸如此，可知其

胸中不正。父親為人雖然忠厚，卻是個老成練達的人，縱然與他世交，也不肯與他往來親密。母親不可信他一面之詞，要留神又

是。」伍氏聽了，大為不然，又不忍搶白他女兒，惟有付之一笑道：「你也忒多心了，難道他還想騙我家麼！」不說伍氏母女閒

論。

　　那祝自新回到寓中，一面除換衣冠，向著劉蘊道「恭喜」道：「你大事有了九分工程，不久即可從心遂欲。」即將他見著伍氏

如何說項，「看伍氏的光景很為相信，只要再被我騙進了他家門，那就十拿九穩。即不然一翻轉來，他也跳不出我的圈套」。劉蘊

鼓掌稱妙。由此祝自新又借著別的事，到沈家去了兩次，多多少少送了伍氏若干物件，皆是婦人家需用之物，伍氏大為喜悅。只有

蘭姑心內著急非常，越看祝姓越不是個正經人物，又勸他母親不醒，一心惟望他父親早早回來，分出真假，好斷絕了祝姓來往。

　　這一日，伍氏正站在門外，祝自新又走了過來，伍氏邀請入內。祝自新道：「尊府屋宇寬大，又極幽靜，若較之我們所住的寓

所，嘈嘈。即唧真有天壤之別。前日我還與店主人淘氣，不知日間住下一起什麼人，多是北路口音，與我住房一板之隔，飲食多是

生蔥生蒜，滿口咬嚼，那一股穢惡之味，令人觸鼻欲嘔。到了晚間，每人吃醉了酒，高聲大氣的要唱半夜，睡下又呼吼如雷。連日

被他鬧得眼皮兒都沒有合著。在大嫂看，可惡不可惡？我只道他們過路的客，好歹受他一半日的氣，那料他們住的日子久呢！據說

有一起同伴在後，到齊了方能起程。昨日我看了幾處客寓，皆不合式，若是若愚兄能於日內回來，我也好奉借尊府暫住幾天，亦不

致受客寓裡的怄氣。無如尊府雖然閒屋甚多，若愚兄不在家內，我又未便啟齒。」

　　伍氏聽了，暗自沉吟道：，「聽他的口氣，分明要暫借居住，因我丈夫不在家；不便過來。想他既與丈夫至好，在家必定借與

他住的。我雖是個女流，比他大了一倍年紀，況且我女常在房內，又有前後之分，就是丈夫回來，也不能埋怨我。我替他結交朋

友，落得做個人情，也不枉他時常送東西與我。」想定主見，開口道：「既然尊寓嘈雜不能安住，若不嫌寒舍蝸廬，何妨請過來暫

住。待我家老爹回來，亦可朝夕盤桓。」祝自新見伍氏一口應允，好不歡喜，忙起身作揖道：「雖承大嫂盛意，恐若愚兄回來不

悅，還是待若愚兄返揚再作商量。」伍氏道：「不妨，抽夫的性情我素來深悉，是極愛友道的。而且通家世好，斷無話說。」祝自

新謝了又謝，道：「既如此說法，我今日即搬了過來，免得受他們吵鬧，容再酬打擾尊府罷。」轉身喚王德道：「你回寓搬取我行

李等物過來，把房租與店東算清結了，不要拖欠。」王德答應出外，蘭姑在門後聽得母親借屋與祝姓居住，不禁跌足叫苦道：「我

母親何至胡涂若此，也不想到他是個少年男子，我家只有母女二人，將個陌生人住進門內，不怕旁人議論麼？況且這個人引進了

門，只恐不日即要有是非。」忍耐不住輕輕的嗽了一聲，送個暗號與伍氏說話。

　　伍氏明知蘭姑在門後招呼他，又是「阻攔我不要借屋與祝姓住，我已經允出口，他又是丈夫至好，諒也無妨。這孩子太覺噦

嗦，仗著他有點小聰明，他父親平日最信他的話，難道我若大年紀，不如他的見識麼？且不要睬他，免得耳畔聒絮」。伍氏只當不

知，仍與祝自新談說。把個蘭姑急得五內如焚，見王德已押著行李進門，一件一件的搬至對過三間客屋裡鋪設，曉得這樁事阻攔不

下，急得頓了兩腳，回房去了。

　　前面祝自新見各物安排停當，起身到房內取出幾大包銀子，交與伍氏道：「這裡一千兩銀子，請大嫂代為收好。雖說尊府並無

閒人，我主僕時常要出去的，怕有舛錯，不如請大嫂收好，到底有個交代。如尊府有缺乏之處，但用無妨。」伍氏接過，收入裡

面，見蘭姑坐在房內納悶。

　　伍氏道：「你才招呼我有什麼話？」蘭姑道：「我勸母親不要與姓祝的往來，你不信罷了，今日反將他住進門來，家內又無男

子，豈不是笑話。我看他如此行為，斷然是不懷好意。母親你不要後悔不及，將來累了父親。」伍氏聽了，又氣又笑道：「你這孩

子，多分是瘋子，何以就累了你老子，我真真不解。你說他不懷好意，他想騙我什麼？你老子不日即可回來，他又住在我家內，會

了面就分真偽。除非他是個癡子，才肯給苦自己吃呢，又豔一千兩銀子交與我收著，如果不是你父親至好，他也不放心。你的心未

免太細很了，想到沒得的所在去了。」蘭姑聞得祝姓又存下一千銀子，加倍著急，暗暗叫苦道：「其中定有蹊蹺，顯而易見，無奈

母親執迷不悟，只看了一面，如何是好？惟願父親日內回來，雲雨一天暫時消散。我仍有一樁心思，卻不便對母親講，單怕那個畜

生算計在我身上，十分我就有九分疑慮及此。」蘭姑愈想愈害怕起來。他母女彼此各存意見，話不投機，伍氏忿忿的回房去了。

　　次日，祝自新才起身盥洗，見王德匆匆走進道：「甘泉縣換了胡太爺，少爺也該去拜會他。」原來這胡甘泉名武彤，字禮圖，

湖南辰州府人，亦是一榜出身，是尤鼐最得意的門生。因前科會試不第，赴部大挑，得了這個缺。其人貪婪不仁，又沒見識，人送

他個綽號叫做胡涂蟲，又叫胡利徒。今日乃胡武彤接印之期，王德得了信，來稟知他主人。祝自新即吩咐王德備轎，穿了五品公

服，前去拜會。胡武彤留他吃上頓飯，敘敘多年闊別，至暮始回。明日，胡武彤擺齊執事，來答拜謝步。左右鄰舍都知道沈家住下

個貴客，又聞得與沈老爹是世交至好，無人不誇獎贊歎，伍氏分外得意。

　　隔了一日，劉蘊又過訪祝自新閒話。王德對伍氏道：「這姓劉的是當朝首相的公子，堂堂監察御史。因劉老大人告老回來，他

亦告終養在家侍奉。南京要推他第一家豪富，頭等的鄉紳。與我家主人，是盟過的兄弟。」說得伍氏從此加倍欽敬他主僕，不枉留

他住這一場，也在裡黨中爭個光耀，足見沈家還有這一個朋友。若信了我那古怪女兒的話，豈非好機會當面錯過了。只有蘭姑憂慮

異常，盼穿兩眼不見他父親回來，急得心如焚灼，終日在房作些針黹，連房門都不開。有時伍氏不耐煩起來，不送飯他吃，蘭姑情

願忍餓一餐，足跡不出。

　　這日，合當有事。蘭姑吃了晚飯，做了一會針黹，伍氏早睡去了。時已二鼓，閃外燈火皆息，一庭皓月明如白晝。蘭姑忽然想

起，日間洗浣了件衣服曬在廚房院落內，忘卻收了，恐夜來露水浸濕，明日不好穿換。此時外邊的人想都睡熟，不妨前去收取。起

身開了耳門，向廚房裡來。他家廚房雖通外面，卻有』卜耳門相通內室。恐前進有生客在堂，女眷不便行走，即由耳門裡出入。

　　蘭姑才走出耳門，恰恰祝自新在前進玩月未睡。因日間劉蘊來催他道：「你住了好幾天了，還沒有一毫動靜，莫不是要住在他

家一世麼？我深愁沈老頭兒回來，你的謊就脫節了。你究竟是何成見，不妨請教一二？」祝自新道：「我打聽得他家女兒尚未適



人，不如加意賣盡溫柔，叫他敬服了我。然後央人說合，哄他娶家去做正室妻子，人到了我家，就隨我作正作副，將他作個侍妾，

在你我兩家輪流一月，豈不皆遂了心願。即不然，仍用著那一著毒手，遲早都脫不出我的手內。」坐了半晌，劉蘊去了。祝自新口

內雖如此說，心內亦頗著急，細想劉蘊的話，未謂無理。如沈若愚朝暮回家，我以前用的機關，皆付流水。而且彼此睹面，甚難為

情，雖說有著退步在此，總以不露痕跡，彌縫到手為上策。思來想去，不能就枕，起身吹熄了燈火，走到院落中踱來踱去的賞玩月

色，躊躇著日間的事。

　　忽聞裡面門響，又聽得細瑣蓮步聲音，急掉頭看時，見冉冉一個美女走入廚房。祝自新在暗處望明處，分外明白，又係月下觀

佳人，更加一籌。知道他家並無外人，只有母女兩個，必定是蘭姑那丫頭。怪不得劉蘊見過一次，如著了魔相似，果然言不謬贊。

我祝某見過多少絕色，即如我妻子尤氏，也算一個尤物，若比較起來，連這丫頭的後塵都巴結不上。越看越美，越看越愛，從來色

膽如天，不禁一步一步走了過來，至蘭姑身畔立定，將欲開言。

　　那蘭姑取了衣服正待進去，聽得後面足步之聲，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見祝自新站在面前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低頭就跑。祝自新見

他要走，想道：「難得遇見他，再將他放走，豈不白失此機會。」近前一步，雙手把耳門擋住，笑容可掬道：「姑娘，如此夜深一

人出外，不是有意小生，即是良緣天就。」蘭姑聽他口內咬文，一派遊戲的言詞，又見他擋住去路，急得心頭鹿撞，遍身發抖，顫

巍巍道：「你你這大膽的狂徒，敢於深更半夜調戲我姑娘，好好讓開便罷，若再胡說，叫醒我母親，看你臉面何在？」祝自新笑

道：「姑娘罵我是愛我，就是打我幾下，我也情願。若說我調戲你姑娘，我未曾到你上房，你自家走了出來，相巧碰見了我，定非

偶然。非是我誇張大口，如我這樣人，匹配姑娘也不辱沒。」說著，伸開兩手意將摟抱。

　　蘭姑急的恨不得一頭鑽入地縫裡去，退了兩步，高聲大喊道：「母親，快來！」祝自新聽他喊叫，怕驚動伍氏，忙走近一步，

左手抱住蘭姑，右手按住他的嘴，使他出聲不得，笑吟吟道：「我的乖乖，不要使性子，到口的美食還叫我吃不成麼！」輕輕一

擒，把蘭姑抱起，即向自己房內行走。可憐蘭姑不能喊叫，又不能著力，上身被他緊緊摟在懷內，動掉不得，惟有兩隻小腳，亂蹬

亂踢。湊巧一腳踢在祝白新檔內，疼痛非常，不禁失聲「哎喲」，左手一鬆。蘭姑趁勢使勁的一仰，兩個人都跌了下地，旁邊一堆

盆桶打倒，四處亂滾，驚天動地的響起來。

　　恰好伍氏一覺睡醒，下牀小解，耳畔隱約聽得有人喊叫了聲，似女兒的口氣，又像遠遠在外面相似，大為詫異，即喚道：「蘭

姑！蘭姑！」喚了幾聲，不聞答應，忙開了房門，見女兒房門大開，燈尚未滅，走過來房內靜悄悄的，不見女兒蹤跡。伍氏不由心

內突突的亂跳，正在沒了主見，忽聞外廂「乒乒乓乓」的響，知道出了事件，急點了手燈，大著膽走出，一面走一面喚道：「蘭

姑，你在那裡弄的什麼東西響？」祝自新跌在地下，半晌才算襠內不痛，見蘭姑呆呆的跌在對面翻眼，意欲起身重複用武，聽得伍

氏一路招呼出來，很吃了一驚，一骨碌爬起，飛奔回房去了。

　　伍氏到了廚房，舉起手燈，見蘭姑躺在地下張著嘴喘氣，盆桶傢伙滾散一地，未知何故？問道：「你半夜深更作什麼怪？」

　　蘭姑見伍氏出來，祝自新已去，才放下了心。從地下爬起拉了伍氏的手，望後就走。伍氏更不明白，又見蘭姑倉皇失措的情

形，到了房內，伍氏道：「你到底怎樣？」蘭姑喘定了氣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未曾開口先撲簌簌流下淚來，望著伍氏頓足道：「母親

你不信我的話，可知你女兒受辱，怎生見人。」說著，嚎啕痛哭。鬧得伍氏摸頭摸尾不著，道：「你敢是染了魔了，因何說起瘋話

來？」蘭姑一面哭著，一面訴說適才祝自新如何欺侮了他。伍氏聽罷，氣得足軟手顫，癱在椅上。心內又氣又愧，氣的是女兒受了

祝姓羞辱3愧的是有眼不能識人，把這個畜生誤住了家來，竟不出女兒所料，指著外面，高聲百般穢罵。
　　祝自新在房內句句聽得明白，不由氣恨交加。此時王德也醒了，道：「沈奶奶與誰鬥口，半夜裡還罵人。」又聽了半刻道：

「咦，好似句句罵的你老人家呢！」祝自新喝道：「少要多話！」遂將適才的事，細說一番。王德道：「卻怪你老人家做得太孟浪

了，可惜把多日用過的工夫，一齊抹掉了。」祝自新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懊悔也無用。你快些起來收拾，明早好走，此處斷難居住，

我們只有用那一著棋了。」王德穿齊衣服，把要緊行李衣囊收拾了一擔，其餘的東西盡行丟下。俟天色微明，主僕兩人悄悄的回至

客寓。敲開了門進去，倒把劉蘊嚇了一跳，細問情由，笑道：「我說溫柔做法怕的不行，還是這一步做手好，不過喪點良心，卻也

顧不得許多。只可惜你那一千銀子，用到白處去了。」祝自新道：「我的銀子何嘗白用，還要在這一千銀子上生支節呢！到了那個

地步，你自然清楚。」兩人談談說說，重又睡下。

　　伍氏到了天明，出外見祝家主僕已去，留下許多物件，笑道「我料你也沒有那副厚臉見人，竟自溜去。這些物件落得擾你，連

那存下的一千銀子，想你也無顏來取。」回頭向蘭姑道：「我的兒，不用氣惱，好在沒有被他輕薄了去。明日把他這一千銀子，多

打點首飾，與你遮羞罷，多的留與你父親做個本錢，也落得受用那畜生的。」蘭姑聽了，鼻內「哼」了聲，也不言語，心內道：

「我母親何故仍是這般胡涂，祝姓白白丟卻若干銀子，焉肯甘心？恐咫尺風波，即要發作。若依我當日不留他來家，方算一點事沒

得呢！」

　　祝自新睡到日午起身，吩咐王德備轎向縣裡來。胡武彤將他接入內堂，略敘寒喧。祝自新欠身道：「小弟昨日受了人欺侮，萬

難為情，今特米奉求仁兄作主，代小弟出這口惡氣。」說著，在袖內取出五百兩一張銀券，雙手送過道：「些須菲敬，祈仁兄哂

納。」胡武彤接過看了看，瞇嘻著雙眼道：「誰人大膽，敢欺賢弟，都交在愚兄身上究力、。你我既係自家人，何用如此客套，若

一定推卻，反說我見外了。請道其原由。」祝自新將座位挪近一步，附著胡武彤耳畔，把在沈家的細情一一說明，又立起打了一躬

道：「總怪小弟自取愆尤，奈因落在其中，騎虎難下。望老仁兄推家岳情面，包容一切。」

　　胡武彤還了禮，捻須大笑道：「自古少年心性，多半如斯，這也難怪賢弟。想沈家不過一介細民，也做不出怎樣的手段。又喜

江都陳君上省去了，此事愚兄卻可問得。明日你遣僕具個察呈進來，要說沈若愚在蘇州當面將女兒賣與你為妾，講定一千五百兩身

價，當時收了五百，其餘允你到了揚州，看過他女兒再兑那一千，人銀兩交。還要說他因事羈絆不能回來，有信寄交他妻子伍氏，

亦可做主。不意伍氏收了你銀子，陡生不良念頭，圖賴此事，反率領多人打至你寓所，說你誣良作賤，逼買妾媵等詞。你還要做張

假身紙，黏在察後。我見了公件，即可一面提伍氏與蘭姑到案，再去關提沈若愚。臨訊之時，用些恐嚇開導的話，不怕他不雙手將

女兒送與你作妾。但是人過了門，你要大大酬謝我媒人一宗才是。」說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在賢弟看，此計如何呢？」

　　祝自新聽了，歡喜異常，連連稱謝說：「仁兄真有神鬼不測手段，敢不拜服。倘事有成，小弟怎好忘卻大德，理宜重報，決不

食言。」忙辭別胡武彤回寓，與劉蘊細酌了一紙稟詞，叫王德做了抱屬投進衙內。胡武彤隨時批發出來，立即喚進兩名精細差役張

政、王洪，給付硃簽，又面囑「到沈家小心為是，事成之後，祝少爺說從優賞賜你們」。二差退出，帶了兩名伙計，如飛向沈家

來。未知到了沈家若何處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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